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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发现”
描绘文明发展史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推介活动始
于1991年。由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会每年选
出上一年度的“十大发现”。目前已经有320
项考古发现入选。这些项目遍及祖国大江南
北，涉及绵延悠久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呈
现了丰富多样的考古类型。

2022 年 4 月 22 日 ， 国 家 文 物 局 印 发
《“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明确新时
代中国考古工作发展的目标，将“中华文明
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重
大项目”等列为主要任务。长期以来，“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通过年度评选推介，展示
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就。比如，湖北沙洋城河
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陕西澄城刘家洼东
周遗址等入选项目，均科学阐释了中国境内人
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
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
重要地位等关键问题，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形成与发展过程。

重大考古项目
豫陕富集不断延展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从分布区位来
看，从我国领土东端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
（2019年入选）到西端的新疆阿敦乔鲁遗址与
墓地（2012 年入选）、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
（2020年入选）以及南端的海南史前遗存，重

大考古项目在我国有着广泛分布。
入选的考古遗址，在黄河、长江流域的

华北、华中、西南、华东地区有密集分布。
比如，在黄河“几”字形段和中下游沿岸散
布着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山西
中西部的柳林高红商代遗址、河南灵宝西坡
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
化城址、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
等。在长江沿岸有大量古文化遗址，比如，
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湖北鸡公山遗址、江
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等。这些均是黄
河、长江流域孕育文明的重要实物见证。

在持续发布“十大发现”的 30 余年间，
我国历史遗存密集地区的考古成果非常丰
富，重大发现迭出。从历年评选推介项目可
以看出，文化遗址富集量大的河南、陕西等
省份，入选项目量也较多。河南是公认的地

下文物大省，几乎年年有项目入选，2007年
更是有多达5个项目一同入选。陕西也多次
出现年度入选两个以上项目。河南和陕西，
共计有 78 项考古成果进入历年“十大发
现”，约占到总量的24%。

在2015年前后，重大考古成果出现了新
的分布趋势。“十大发现”的空间分布更趋广
泛，多年未有项目入选的省份，如吉林、黑
龙江、北京、宁夏等都有新考古发现入选，
海南则以“沿海地区史前遗存”在2015年入
选“十大发现”，实现了该省在此方面“零”
的突破。

从地理区划空间来看，我国西北地区入
选的“十大发现”数量增幅最大。截至2005
年时，西北地区还只能列出16项成果；但到
2015年，入选总数就上升至33项，到2022年
总数达到52项，呈现每5年就有阶梯式增长

的态势。西南地区在 2011 年后出现较大增
幅，近年来每年均有1项以上入选，目前已
达到 36 项。考古工作在地理空间的不断拓
展，丰富了我们对祖国辽阔疆域上不同文化的
认识，也扩展了我们对于古代中国的了解。

先秦考古成果
占半壁江山

从历年“十大发现”可以看出，旧石器
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的考古成果
约占到总量的55%。这其中包括世界遗产浙
江良渚古城遗址和殷墟、被誉为“中国文明
的前夜”的陕西石峁遗址、“夏都”河南二里
头遗址以及四川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
等。这些均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
中国”重大项目推动下取得的重要成果，对
于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解释早期中
国形成和发展的整体面貌具有重大意义。

秦汉以后入选“十大发现”的遗址、墓
葬项目数量虽然略少，但基本覆盖了主要历
史时期。其中汉代考古成果最多，达到 37
项，南北朝 （14 项）、唐 （16 项）、宋 （17
项）、辽 （7项）、明 （10项） 时期成果也相
当可观。历史延续时期较短的秦 （公元前
221年以后）、魏晋、隋、五代、金、元以及
近现代也有项目入选——“十大发现”已能
大致勾勒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时空序列。

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让真实的历史信息
更加清晰、全面、真实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比如，2021年备受瞩目的“陕西西安江村大
墓”，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更正了

“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解决了
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2019 年的“广东

‘南海 I 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满满的船货再现了南宋手工业经济和货运交
通的发展盛况，彰显了南宋时期中国与周边
区域海上经贸活动的繁荣景象，是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繁盛的历史见证。

入选项目
类型丰富、成果丰硕

320 项“十大发现”入选项目涉及的类
型非常丰富，既有帝王陵寝、诸侯王 （后）
墓、贵族墓等，也有聚落址、洞穴遗址和城
址、建筑遗址。进入21世纪，聚落和建、构
筑类的入选项目数量明显多于墓葬类。在
2022 年度评选结束时，墓葬类项目总计 89
处，聚落类和建、构筑类项目则都达到 103
项。这客观反映出，在理论、方法、技术不

断进步的前提下，考古工作者对聚落遗址、
城址、建筑基址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重要
成果。

“十大发现”见证中国考古事业在研究、
保护、展示领域的不断进步。在这 30 余年
间，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和考古工作者对古代
遗迹的功能、性质、价值的研究不断深入，
伴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考古工作
的对象和范围也得以不断拓展。近年来，有
更多的水下遗址、矿冶遗址、水利设施等新
类型入选，比如，刚刚入选2021年“十大发
现”的军事设施遗址“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
克烽燧遗址”等，都极大丰富了“十大发
现”的项目类型，也拓展了考古项目的研究
维度。2010 年入选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
址”已于201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河北
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的考古、保护、展示
工作为北京冬奥会增添了文化底蕴，辽宁庄
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实物见证；四川彭山
江口沉银遗址考古项目、广东“南海I号”南宋
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祭祀区考古项目，采用不同方式及时展现考古

工作现场和考古人的日常工作……这些成果
在全媒体传播时代让更多公众接触到文化遗
产保护的最新信息，拉近了考古、文物与公
众的距离。

“十大发现”
是“国保”的储备库

“十大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
供了丰富的“候选”名单。据不完全统计，
320项“十大发现”中，目前已有不少于227
项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约占到
总量的71%。而这一数字也无疑会在后续公
布新批次“国保”中被继续刷新。

早在1961年，我国就已将一定数量古遗
址、古墓葬被公布为国保单位，这些重要的
文化遗址在后续的考古工作中又有新的重要
发现，这些成果也在“十大发现”中得到体
现。郑韩故城是第一批国保单位，其在1997
年、2017 年均有新发现并入选“十大发
现”。同为第一批国保单位的云冈石窟、辽上

京遗址、汉魏洛阳城也因在后续考古工作中
的重要发现而分别在2011、2012、2015年入
选。这样先成为国保单位、后又有重大发现
而被入选“十大发现”的总计达到65项。

从另一个角度看，自1996年我国公布第
四批国保单位开始，先进入“十大发现”、随后
又被公布为国保单位的项目比比皆是。1995
年，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帛的新疆
尼雅遗址进入“十大发现”，1996 年即被公布
为第四批国保单位；出土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太阳神鸟”的四川金沙遗址于 2001 年进入
“十大发现”项目，随后于2006年被公布为第
六批国保单位；2009 年“十大发现”中备受关
注的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在2013 年被公布为
第七批国保单位……这样因有重大发现入选

“十大发现”、后被公布为国保单位的项目多
达162项。可以说，“十大发现”是“国保”
的“优质储备库”。

近日，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下简称

“十大发现”）发布，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陕西西

安江村大墓等10个项目入选。

30余年来，例行发布的“十大发现”提供了丰富的考

古成果，使人们得以不断深入了解人类和文明起源过程，

特别是更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32 载 320 项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勾勒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陈 凯

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评选推介活动已经进行了 30 多
届，业已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公共
考古学活动之一。

考古发现的真实性、现场感和科
学性，能够将人们带回已经消逝的过
去，拼构重塑我们对过往历史的认
知。因此，考古不仅是考古学家、历
史学家的事，而且是国家、民族和公
众的事。全球化时代，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面对
现实还是畅想未来，都需要全盘梳理
拥有的历史遗产，弄清我们是谁，从
哪来，往哪去，以此培养文化自觉，
开阔文明视野，走上继往开来的复兴
新征程。

每一次考古发现、每件出土的古代
遗物或遗迹，都反映着古人生活的某个
方面，折射着人性与文明之光。探寻中
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一直
是中国考古学关注的重大课题。著名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将百年来中
国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的认识概括为

“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
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
统实体”。中国考古既研考自己民族、
文化和文明的历史历程——这是“有
温度、有情感的考古”；同时在更广大
时空范围内，对人类社会演进的内在
规律进行比较研究，中国考古也有着
重大的探索责任和发言权利——这是

“让过去启迪未来的考古”。中国考古
既要在世界视野下看中国，也要透过
中国认识世界和人类的演化，为可持
续发展提供镜鉴。在寰球一村、全球
一体的今天，人类已不可能再承受文
明崩溃之痛，必须以更加包容开放的
胸怀面对大地与星空。此时，考古发
现有助于文明互鉴，可以帮助熔铸一
个兼容古今、协同演进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公共与全球
视野下的中国考古，将大有可为。

考古发现助力文明互鉴
曹兵武

考古发现助力文明互鉴
曹兵武

（作者为中国文物报原总编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作者为中国文物报原总编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从“十大发现”入选地区的逐年分布
来看，西北、西南地区增幅较大。华东、
华中地区多年以来入选项目数量稳定增
长，每年均有两处以上项目
入选，截至目前分别达到了
86项和74项。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从“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分布可以看出，一批批重大考古
成果，犹如“满天星斗”分布在黄
河流域沿线尤其是黄河“几”字形
段和中下游地区。

历年评选出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历年评选出的历年评选出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版制图：陈 凯 照片来源：国家文物局网站）

2021 年度“十
大发现”的入选项
目时间跨度长达13
万年。

考古人员在四
川稻城皮洛遗址 7
个 连 续 的 文 化 层
内，共出土7000余
件石制品，地表采
集3000余件，说明
远古人类在此地的
活动频率和强度非
常高，改变了人们
以往认知。

与 30 年前
相比，中国当代
考古技术也有
长足进步。入
选 2021 年 度

“十大发现”的
四川广汉三星
堆遗址，在考古
提取和文物保
护中应用了大
量新科技手段。

自1996年第四批
国保单位公布开始至
2019年第八批国保单
位公布，“十大发现”
的重要价值一直得到
国保单位评选工作的
充分肯定。在不同评
选年度入选“十大发
现”并在随后的国保
单位遴选中被公布为

“国保”的项目占了
很大比例。

文化遗址富集量大的河南、陕西等
省份，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
目数量也较多。

从入选类型上看，城址、建筑遗址
及聚落址、洞穴遗址等类型项目占到全
部总量的六成以上，墓葬类项目占比
28%；水下遗址、陶瓷窑址、作坊遗
址、矿冶遗址等项目占比8%。

陈 凯：清源视野（北京）文化咨
询有限公司数据中心主管。研究方向
为遗产保护管理与数据分析。


